
缪伯英：我党第一位女党员
□ 肖湘娜 孙敏坚

缪伯英，一个载入党史的名字。她的生命

只有 30个春秋，但她用生命书写了中国共产党

第一位女党员的壮丽春秋。

1899 年 10 月 21 日，缪伯英出生在湖南长

沙县的一个世代书香门第家庭。她的父亲缪芸

可曾在湖南省教育司供职，致力于“教育救

国”。在父亲的教育和影响下，缪伯英从小就

喜欢读书，以长沙地区考分第一名的成绩，考

取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理化系。

不满 20岁的缪伯英，奔赴北京读书，开始

走上了新的历程。缪伯英到北京不久，就结识

了正在北京大学文科政治系学习的何孟雄。在

何孟雄的介绍下，缪伯英经常去北大聆听李大

钊的唯物史观、社会主义、女权运动史等课

程，成了李大钊的忠实学生。1920 年 3 月，在

李大钊的倡导下，北大进步学生邓中夏、何孟

雄等 19 人发起成立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

会。不久，缪伯英经何孟雄介绍加入该会。9

月，李大钊等人在北京成立了共产主义早期组

织北京共产党小组。接着，又成立了北京社会

主义青年团。缪伯英是最早入团的成员之一，

参加了 10月间在北大学生会办公室举行的社会

主义青年团成立大会。为了充实力量，北京共

产党小组从青年团员中吸收了缪伯英、何孟

雄、邓中夏等 5 人入党。缪伯英就成为当时北

京地区唯一的女共产党员，也是我党最早的一

名女党员。

入党之后，缪伯英一直战斗在工人运动、

妇女运动和学生运动的第一线，在白色恐怖

下，日以继夜地为党工作。1921 年 8 月，缪伯

英与何孟雄结婚。婚后，他们一面读书，一

面从事革命运动，被同志们称为一对“英”

“雄”夫妇。1923 年 2 月，震动全国的京汉铁

路工人大罢工爆发，担任中共北方区委妇女

部部长的缪伯英，与何孟雄、高君宇等人，

全力以赴地领导京汉铁路北段的总罢工。为

了揭露军阀政府残害工人的暴行，缪伯英与

几个同志秘密在北京骑河楼编印 《京汉工人

流血记》 等宣传品散发，还到长辛店等地组

织救护受伤的工人，募捐援助失业工人的家

属。她不辞辛劳，四处奔走，在革命的熔炉

中，锻炼得更加成熟了。

1925 年 1 月，缪伯英、何孟雄夫妇来到湖

南省会长沙。不久，何孟雄返回北方，指导

京绥铁路的工人运动，缪伯英则仍留在长

沙，开展湖南妇女工作。她指导和发动群众

运动，成立了女子宣传队、女子纠察队和女

子募捐队，奔走于大街小巷、车站码头游行

示威。她作为妇女界代表参与领导了驱逐军

阀赵恒惕、迎接北伐军入湘的斗争。后来北

伐军与吴佩孚部激烈交战时，缪伯英亲率湖

南学生慰劳队、红十字救护队和女子宣传

队，赴前线慰问，救护北伐军伤兵，发动群

众响应国民革命。

1927年 10月，党组织调何孟雄、缪伯英到

上海工作。缪伯英任中共沪东区委妇委主任。

何孟雄则先后担任中共江苏省委委员、省农委

和军委负责人、沪东和沪中区委书记等职。缪

伯英在华夏中学谋得一个公开的职业，担任物

理教员。为了便于开展秘密工作，她化名廖慕

群。此时的上海被白色恐怖笼罩，在恶劣环境

中缪伯英依然不忘自己身上的重担，千方百计

开展革命工作。

1929 年 10 月，缪伯英突发伤寒，溘然辞

世，时年 30 岁。缪伯英在病危时，对何孟雄

说：“既以身许党，应为党的事业牺牲，奈何

我因病行将逝世，未能战死沙场，真是恨事！

孟雄，你要坚决斗争，直到胜利！”年轻的革

命战士，告别了她未竟的事业、抛下一双儿女

走了。3 个月后，她的丈夫何孟雄被国民党杀

害于上海龙华刑场。

（摘自 2018年第 14期 《新湘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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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潘振武，出生于 1907 年，湖

南常德人。文中身份为红一军团政治部文化娱

乐科科长。新中国成立后历任武汉军区副政治

委员、顾问。1955 年被授予少将军衔。1988 年

逝世。）

我常常想起红一军团的宣传队，尤其是在

建军节。

当时，宣传队员都是从连队挑选来的年轻

活泼、口齿伶俐、政治工作开展较快的班长

和战士。可是多数人没念过几天书，就连教

歌子、写标语、召集群众大会、布置列宁室

（俱乐部），都是边学边做。由于我们同战士

们一起生活，同享胜利的喜悦，同受艰苦的

锻炼，熟悉战士的思想感情和语言，因此，

我们的宣传活动就为大家所喜闻乐见，成为

政治工作的有力武器。

活跃在根据地军民中间

列宁室，这是宣传队员在连队的重要工作

场地。部队只要在一个村子驻三天以上，总

是首先找两间好房子，由宣传队员协助连队

指导员把列宁室布置起来；操课之余，就在

这里唱歌、排戏、跳舞、讲故事、说笑话、

猜谜语……进行各种有益的文娱活动。特别是

教歌子，我们教战士，战士再去教驻地群

众，一传十，十传百，党的政策和鼓动口

号，便通过歌唱很快地传到每个人的心里。

远道来找部队的同志，只要站在村口听一听

有没有歌声，就可以判断出村里有没有部队

驻扎。

排练的节目够一次演出用了，就开一个少

则几十人、多则数百人甚至上千人的军民联

欢晚会。

那是什么样的晚会呀：顺山坡架起几根竹

竿子，用几块门板搭上一个简单的台子，挂

上幕布，就算是舞台。要演歌剧了，一套锣

鼓，一把二胡，就是伴奏的乐器。心灵手巧

的宣传队员用细竹条做镜框，用墨涂黑，糊

上一层玻璃纸，眼镜就成了。再戴上纸糊的

高帽子，就扮成了反动头子或者帝国主义

者。开晚会嘛，总得有灯光啊！我们从山上

砍些松油柴，劈得细细的，借用群众捉鳅鱼

的铁罩子，把它架起来，往横竿上一挂，灯

光就配成了。美中不足的是，这种照明灯有

黑烟，开完晚会再看看，每个演员都熏成了

黑鼻孔、黑眼角。

物质条件虽然那样困难，可是，演出却从

不间断，而且受到部队和群众的喜爱。当观

众们看到高兴的地方哈哈大笑，看到难过的

地方低头流泪或是愤怒地边看边骂那些白匪

地主时，我们就知道剧情已深深打动了观

众，获得了宣传效果，这时，我们是多么高

兴啊！

随部队挺进游击区

部队出发前，宣传队员就把油印的传单

（有时也印些铅印的） 装满小挎包，小铁桶里

是写墙头标语用的白灰、黑烟子、红土 （有

时也弄到一点彩色颜料），还带上自造的大笔

——棕麻刷子，算来要比别人多几斤重量。

随部队行动的宣传队员，还要给战士们的

背包上挂个识字牌。战士们一个跟一个地望

着前面的识字牌，脑子想着，手指头比画

着，边走边学。路上一休息，宣传队员就到

处挑战、拉歌子、讲笑话、猜谜语。这样行

军，谁还会感到疲劳呢！

做鼓动工作的宣传队员，总是在行军队伍

里前后串。队伍一上山，就会看见他们在路

旁插着小红旗，呱嗒呱嗒地打竹板，嘴里唱

着 ：“ 翻 山 顶 ， 看 本 领 ， 比 比 哪 个 是 英 雄

……”队伍走过去，他们拔下红旗又往前赶，

到另一个山坡上等队伍去了。

任务最重的要算是跟随前哨部队走的宣传

队员了。一到休息站，先选个小空场，找个

光滑一点的墙壁，把红旗插在墙头上，然后

调好颜色，开始写标语、画漫画。游击区的

群众没见过红军，被国民党、地主的谣言吓

得躲进田野里或是山岭上，山村里静悄悄空

无一人。宣传队员敲敲小锣，跑散的群众回

来几个，宣传队员就抓紧宣传。他们眼看红

军纪律好、态度和蔼，再听了宣传队员的讲

话，四下一喊，群众就一个跟一个地全回来

了。宣传队员便趁机召开个群众大会，发传

单，讲红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解释红

军为什么人打仗，打的又是什么人……群众听

了这些，就给大队红军准备吃的喝的。等大

队红军一到，卖茶水的，卖点心的，卖鸡蛋

的，早在路旁等着啦。

在战场上

每次反“围剿”的胜利，我们宣传队员也

都付出相当的劳动甚至鲜血。

战斗还没有打响，宣传队员就协助政治工

作干部把敌情告诉部队，帮助战士认识胜利

条件和困难，鼓动战士们进行缴枪、捉俘虏

比赛……战士们的战斗劲头总是鼓得足足的。

粮食和担架，也都是宣传队员动员群众准备

好了的。

当战斗在山地或村庄里打响了的时候，身

体好些的宣传队员就出现在战斗的最前线。

他们冒着弹雨，擎着硬纸壳做成的喊话筒，

用洪亮的声音向敌人喊话：“白军兄弟，不要

给反动军官、地主、资本家卖命！”“穷人不

打穷人，欢迎你们过来当红军！”“过来吧，

我们官兵平等！”每次喊话总是招来白匪军官

的子弹，可是白军士兵的子弹就往天上打，

还有的干脆拖枪跑过来。当部队有了伤亡，

宣传队员率领的担架队就上来救护，担架队

跟宣传队员学会了隐蔽、跳跃前进和爬行，

把负伤的同志安全地撤下战场。

常常在战斗进行中就押下来成批俘虏。战

斗一结束，俘虏兵就更多了。收容俘虏、争

取俘虏，这又是宣传队员的工作。在照顾俘

虏吃饭、喝水、休息的时候，宣传队员就向

白军了解哪些当官的打骂士兵最残暴、剥削

士兵最苛刻……从家仇谈到国仇。这样，经过

三五天的争取教育，年轻力壮、阶级觉悟较

高的俘虏自动报名参加红军；老的弱的放回

去扩大宣传。还有的作为派遣人员到白军里

去拉人拖枪。白军士兵一见回去的人，就偷

偷问道：“是不是逃跑回来的呀？”被我们放

回去的俘虏就会说：“跑个鬼，一过去就给吃

好的，不打不骂，不搜腰包，那边真是官兵

平等呢！”这样，就有更多的白军士兵了解了

红军，有适当的机会，就偷偷地跑到红军这

边来。

艰苦斗争中产生的戏剧
和歌舞

以宣传队为基础，有干部和战士参加的业

余战士剧社，曾创作了许多戏剧和歌舞，紧

密配合了当时的斗争任务。

在当时，我们演戏的方法也灵活。1933年

的春节前，李卓然同志曾编写了一个话剧

《庐山之雪》，剧情是蒋介石在庐山训练了大

批军官，并指挥白军围攻江西根据地。在红

军英勇的打击下，围攻接二连三地被粉碎，

最后像庐山上的雪，在火红的太阳照射之

下，融化殆尽。李卓然同志只写了剧本大

纲，情节和对话都是演员自己编的。军团的

首长都参加了演出，罗瑞卿同志当导演，聂

荣臻同志、罗荣桓同志都扮演了角色。“将演

将”“兵演兵”，台上台下满场欢呼，热闹极

了。后来我们又排演了一个《杀上庐山》。

当时的剧目，当然还有很多，如启发农民

向地主斗争的 《谁给我的痛苦》，上海工人给

我们编的 《苏区景》，宣传抗日救国的 《亡国

恨》……都是很受群众和指战员欢迎的。

舞蹈，在当时也有很多花样。有自己创作

的丁零舞、机器舞、儿童舞，有苏联的乌克

兰舞、红军舞、海军舞，等等。至于歌曲、

山歌、小调，那就更丰富了，随处都有创

作，而且流传很广。

红军宣传队在以后的长征中，也发挥了不

小的作用。除了组织收容队，帮助掉队的同

志等活动之外，在雪山、草地等艰苦征途

中，也充分运用了文艺形式来进行行军鼓

动，例如过草地时传开的一个小调：“六月里

来天气热，黑水、芦花青稞麦；艰苦奋斗为

哪个？为了苏维埃新中国！”人人都会唱。

长征结束后，我们在陕甘革命根据地过第

一个新年时，开了个热热闹闹的军民联欢

晚会。

（摘自 2020 年 12 月 11 日 《解放军报》）

□
潘
振
武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共中央在

上海召开过三次全国代表大会。

1925 年 1 月，在淞沪铁路旁的又一

座石库门建筑广吉里，中国共产党第四

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陈独秀、蔡和

森、瞿秋白、周恩来等 20 位共产党人，

代表全国 994名党员出席大会。

从 11 日到 22 日，会议选举新的中

央局，选举陈独秀为党的总书记，审议

通过大会宣言，修改了党章。

中共四大在党的历史上第一次明确

提出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问

题，第一次提出了工农联盟问题。确立

了加强党的领导、扩大党的组织、执行

使党群众化的组织路线。

中共四大也是党支部建设的历史起

点。中共四大第一次将支部确定为党的

基本组织，开始将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

组织建设上来。随后，党的组织迅速发

展壮大，成功实现从宣传马克思主义的

小团体到群众性政党的伟大跨越。

在中共四大纪念馆的展陈中，能看

到落款为“钟英”的两份通知的复制

件。根据中共二大的决议，全国代表大

会每年由中央执行委员会定期召集一

次。按照惯例，中共四大应于 1924 年

召开。

1924 年 8 月 31 日，中共中央以“钟

英”的代号发出 《关于召开四大致各地

党组织的信》，称“第四次全国代表大

会为期不远”。9 月 15 日，“钟英”又向

各地方委员会发出 《关于召开四大的通

知》，明确指出中共四大定于当年 11 月

开会。

“钟英”是当时中共中央的代名，

其中 8 月 31 日这份由行楷写成的通知，

来自毛泽东的亲笔签署。通知发给多少

个地区，就必须用毛笔字抄写多少份。

中共四大的召开，比原计划时间推

迟了两个月。1924 年 1 月，国民党一大

在广州召开，标志着国共第一次合作正

式开始。但合作过程中，两党矛盾日益

凸显。种种原因令中共四大召开时间一

拖再拖。

“中共四大在党组织建设上有很多

贡献。”中共四大纪念馆馆长童科说，

四大直接涉及党内领导人的称谓，地方

各级执委的负责人称为书记，中央的委

员长改称为总书记。

此外，从中共四大开始，强调组织

问题是我们党生存和发展的重要问题，

提出“三人可以组织支部”的要求。这

些范式，一直沿用至今。

为便于吸收更多先进分子，中共四

大决定简化入党程序，要求让有阶级觉

悟的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能“直接加

入本党”。

对年轻的中国共产党而言，这样的转

变，意味着全新的起点。到了 1927年中

共五大召开时，中共党员人数已达到

57967人。

（摘自2021年1月19日《人民日报》）

力 量 之 源 ，
加 强 支 部 建 设

□ 曹玲娟 辛本健

从一座城，看中国共产党的历史风

云，绕不开上海，改变中华民族前途命

运的百年征程自此启航。

在这座城中，探寻孕育中国革命火

种的红色原点，又绕不开渔阳里。

繁华热闹的淮海中路上，曾经的霞

飞路新渔阳里 6 号 （今淮海中路 567 弄 6

号） 坐落于此，环龙路老渔阳里 2 号

（今南昌路 100 弄 2 号） 与之毗邻。一条

不宽的石库门弄堂，见证了开天辟地的

历史必然：

这里诞生了中国第一个有共产主义

色彩的青年组织——上海社会主义青年

团，还有干部学校——外国语学社；陈

望道翻译的 《共产党宣言》 首个中文全

译本在这里校对；位于老渔阳里 2 号的

陈独秀寓所，成了 《新青年》 编辑部及

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传播中心，也是中

国第一个共产党组织的诞生地……

对于老渔阳里 2 号，74 岁的上海市

民赵文来再熟悉不过，这里是他曾住过

40 年的地方，其间，从五湖四海专程前

来学习探访的人，多到老赵也数不清

楚。“要了解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全

国各族人民走向民族振兴的伟大征程，

必须先要知道渔阳里。”为了学习更多

红色历史，老赵加入了渔阳里历史文化

研究会，常同参观者交流在此发生过的

革命事迹。“我有幸住进了这幢意义非

凡的百年老屋，也要为守护好红色历史

尽一份力。”2018年，老渔阳里 2号被列

入革命遗址保护项目，赵文来夫妇从此

迁入新宅。如今，修缮后的老房子已对

外开放。

紧邻老渔阳里 2 号的兴业路上，同

样在一幢不起眼的石库门小楼里，曾酝

酿了一件“开天辟地”的大事。

1921 年 7 月 23 日，中国共产党第一

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

106 号 （今兴业路 76 号） 开幕。参加一

大的代表中，年龄最大的 45岁，最小的

19岁。与会者平均年龄 28岁。

烽火 28 年，星星之火汇成燎原之

势。石库门建筑中立下的报国之志，大

浪淘沙，历久弥新。

“小时候，我常从这座饱经沧桑的

石库门建筑前经过，这里的一砖一木早

就印在脑海里了。”王钦庆是第一届上

海红色文化创意大赛一等奖作品“初心

锁”的设计者之一，上海的石库门建

筑，见证了中共一大、二大、四大 3 次

党代会的召开，也给了他诠释大赛主题

“不忘初心”的灵感：参考建筑门框设

计锁的外形，开锁密码设定为每次党代

会召开的时间。“红色文创产品受到越

来越多的关注，是传承红色基因、传播

红 色 故 事 的 一 种 有 效 方 式 。” 王 钦 庆

说，希望“初心锁”能带人们重温那段

峥嵘岁月。

青色砖墙、红色窗棂、红旗飘扬，

一大会址让人行至此处不由心生肃穆；

会址西北处，淮海路新天地商业区比邻

而居，一片时尚与繁华。

承载着厚重历史的渔阳里，正在日

新月异的发展中，走向“新天地”。

（摘自2021年1月19日《 人民日报 》）

□ 林小溪

渔 阳 里 新 天 地


